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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中的月亮意象分析

今人陈植锷在《诗歌意象论》中曾指出“一首诗歌艺术性的高低，取决于语言意象化的程度如何。”作为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意象之于诗歌无疑是关键的，而作为意象物质外壳的语言形象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也曾指出“诗人应该选择‘特征’的东西”，诚然，只有“特征”的东西才能留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并唤起读者无限的遐想。月作为一种意蕴丰富的自然景物，能够为意象的塑造丰富深化某种特定的意念，从而实现表达“言外之意”的深层内涵。也正因为“月”具有这鲜明丰富的语言形象，所以月在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先秦时我国就产生了“嫦娥奔月”的传说，《诗经》总提到月的诗也是层出不穷，同时明月更是演义了一代又一代骚客才子的怨夫思妇之作。

月到了唐朝时达到了一个发展高峰，那时的著名文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龄、、李商隐、孟浩然等都曾寄情于月，他们常是一卷在手，餐风饮月，月下窗前，精心细品，或惑之，或寄之，或怀之，或思之，或忆之，沐一身月辉，纳一缕月光，旨趣益远，抒胸中浊气，释天地愁绪，法自然天趣，得万物之灵。在这些咏月的大家中，写月写得较多切非常出色的当推李白，李白现存诗九百余首，在这九百余首诗中，明月意象出现了76次，居于他所写的天、地、日、月、云、雪六种运用最多的天象类意象之列，而提到月的诗句不少400处。前代画家爱画李白捉月图，李白泛月图；《唐摭言》甚至以“水中捉月”作为李白生命的归宿点：“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与其说是以讹传讹，不如说它反映了李白与月  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李白的诗中，明月意象蕴藏着巨大的人格力量及深刻的哲理精神，完成了月亮由自然客体向人格意志的转变，使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月亮主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李白的月亮世界里，不仅有灵魂飘逸的物境，更有饱含了作者人格意志的“我境”，物我之境的交融显示出独特的意境之美，而月亮世界里的李白，则以其独特的浪漫性渗透这物我之境，表现出作者强烈的个性特征，使月亮犹如陶渊明的“菊”，陆放翁的“梅”一样，成了诗人李白的化身。

首先，李白的月亮诗创造出了优美动人的物境之美。月景在李白的笔下总是表现得美丽非凡。《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过天门山寄句容王主簿》中“沧江溯流归，白壁见秋月。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描写了江水和白壁山的夜景，着意突出秋月这一景象。夜幕中的山峦本是黑压压的，此时却在月的映照下如皑皑白雪一样明亮，这种明与暗的强烈反差，使人感觉到夜幕格外深沉，白壁山分外峥嵘。

使人在描写月色时，总是有水来相伴。月或倒映湖中。或伴随着大江溪流，月光水光交织在一起，相映成趣。如《送王屋山人魏万换王屋》：“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湖水如同一面镜子，宇宙万物皆倒映其中。月下乘舟，湖水与岸的真实感被月夜模糊了，眼前倒置的景观反击着诗人传统习惯思维，诗人感觉上产生了错觉，恍惚行进在空中，向月亮游去。诗人如入仙境，诗句也显出“仙气”，对大地的附着感，沉重感，依赖感没有了，诗人的灵魂乃至读者的思维也自由地向月游移，呈现出一种超凡境界。

其次，思与境谐，李白在描摹物境之美的同时，注重以作者主观之意与之融合，使诗境达到了内情与外境的和谐统一，给人以无穷之味，不尽之意，构成月与人的“异质同构”，月已不再是客观之月，已是自然的人化。综合起来，李白的这类诗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表达飘逸的情趣

李白个性飘逸不群，他蔑视礼法权贵，追求个性自由，他的这种人格精神在对月亮的描写中得到了充分的折光反映。

月崇拜是世界文化史上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远古时代，“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则明生焉”这种特殊的天象及与之相关的种种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如日月蚀）引起了原始人类的注意。他们在原本相信万物都有生命的前提下创造了月神。先秦时候，民间开始有祭月之礼。至唐，这种风气更加盛行，唐代的郊庙歌辞中即有祭日月的歌辞，如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收有《朝日乐章》和《夕月乐章》。

自先秦至唐，月都被人们尊奉为神。虽李白诗中的月亮与民间所崇拜的月神并不合拍，但李白却又与月亮有着如此的缘分，这似乎让我们觉得有点矛盾，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考察李白的个性气质与生平遭际，即可解开其中的奥秘。李白追求高标远致和超凡脱俗，他一生的时光都在漫游和隐居中度过，他的好游正是为了追求高标远致，而他的隐居，则体现了他想超越世俗现实的理想。可以说李白长期的漫游、隐居经历及三年长安供奉生活经历养成了他傲岸不屈、卓然特立的伟岸气质和瓮盎乾坤的豪迈气概，由于诗人处处与现实不合，为了自由随性，不受拘束，他将目光投向了仙界，通过仙化的途径来塑造自我形象。他在《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中云:：“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诗人明确地以“谪仙”自称。可见，李白诗歌中的明月绝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月，而是积淀了丰富民俗文化的仙界月。它与诗人的交流既体现了诗人的个性化特征，又是诗人表达飘逸情趣的载体。

首先，诗人把天上事人间化，传达诗人的向往、追求、喜悦诸般情愫。如乾元二年（759）他在流放途中遇赦后返回江陵南游岳阳时，作《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一诗，其中云：“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以雁写愁，古已有之，然以月写喜，却是李白独创。那冉冉升起的一轮明月，仿佛是山的“口”特地为“我”衔来，月亮已为“我”所有，那份惊喜可想而知。

李白诗中的这种把天上事人间化的写法极富情趣，在他的诗中，月不仅可以“乘”，可以“赊”，可以“买”，还可以“借”，如“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天借一明月，非来碧云端。”“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家明”等，正是由于他那特有的诗人气质及超凡的想象，才使他的诗带上了浓郁的潇洒飘逸的神韵。

其次，李白不但把天上事人间化，而且把月亮人格化。《如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花前月下，独酌无亲，醉至三分，举杯邀月，视月如人，他把月当作了可以与自己进行情感交流的对象，这不正体现了他飘逸不群的情趣吗？

2、明自己清高皎洁的品质

月是清高皎洁的象征，正好与李白的先天秉性，即“有一种对光辉明亮事物憧憬、追求的本能相契合，因而月在李白心目中是理想的化身”。《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诗人驰骋想象，意能招呼明月做伴，表现了诗人如月般冰清玉洁、超凡脱俗的节操。在诗人显示的“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大概只有皎洁的明月能和他进行心灵上的交流了。

3、月是纯洁友谊的象征

李白常在与朋友交往的诗中，借月抒情，表现了彼此间友谊的纯洁与高尚。在《哭晁卿衡》中，诗人写道：“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李白将日本友人晁衡比作明月，把晁衡海上遇难比作明月沉碧海，表达了自己对友人真挚的痛悼之情。李白听到友人王昌龄遭贬，在《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遥有此寄》中寄予了无限关切与同情：“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诗中以寄明月这种十分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友人的关慰，同时又用明月象征自己和友人的品质洁白无瑕。

4、渲染愁情

“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自古以来，多才、多情、多愁是紧密相连的，它是中国诗人共同的个性特征，从远古的屈原宋玉到现代的徐志摩、郁达夫，都无不带上种种可名或不可名的悲愁。李白生性潇洒飘逸，但在他的心理世界里，依然潜藏着浓烈的哀愁。他在《秋浦歌》里写道：“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以“白发三千丈”喻愁之深之厚，兴中有比，气魄非凡。然而，在李白的诗中，“愁”的表达并不都是那么直接，大都以含蓄细腻的笔触，对一些客观物象来进行渲染。他善于创造一种氛围来感染读者，使读者社诗人产生共鸣。而在客观物象的选择上，诗人把目光投向了月亮。一轮不变的明月，写出了诗人万种愁情：有孤独“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有愤懑“迁客此时徙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鹦鹉洲》）；有凄凉“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有乡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有闺怨“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长相思》）；有悲秋“苦竹寒声动秋月，独宿空帘归梦长。”（《劳劳亭歌》）……特别在有关闺怨与离愁的诗作中，月的意象尤为突出与活跃，它不但体现了民俗文化的传统，更有诗人伟大的独创。

在中国文学史上，除少数几位突出的女作家（如李清照）外，绝少有以女性之笔来展示女性的内心世界的，然而，女性生活和女性形象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却是如此的真切活泼，这得益于男性诗人常常提供闺愁、宫怨这一类的母题，去窥探一种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甚至带有隐秘性的女性情感世界，并从其悲愁情调中寻找与自己的社会政治生涯相契合的地方。如白居易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王安石有“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明妃曲》）。

以月写离愁和宫怨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因此李白以月写闺愁发宫怨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在《长门怨》二首中写道：“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正是借月亮这一载体摹拟了汉武帝陈皇后的处境和心境。

然而李白毕竟是一位开风气的诗人，他那自由开放、朝气蓬勃、浪漫叛逆的个性特征及其空前高扬的自我中心意识，促使他在吸取传统文化的同时熔铸了诗人自我人格情趣，具有了新的特征。

5、进行哲学思考

唐代是一个在精神上大彻大悟的朝代。一方面，文人们尝试着从社会和人本身的角度去思考人生；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对客观物象作更深刻的哲理化思考。月亮的东升西落，盈虚循环，亘亘独照便自然成了诗人进行哲学思考的载体。唐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曾这样写道：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里写的都是一种人和自然，人和宇宙之间冥冥中的矛盾，永远不灭，广漠无垠的宇宙让代代人总感到自己生存的渺小和不知所措。人类不仅要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字哦机人生的归宿，还要在茫茫宇宙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种最为深刻、永恒的思考常常使人感伤和痛苦，它实际上是一种哈姆雷特式的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李白作为一个一生酷爱月亮的大彻大悟的诗人，他也常把自己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寄于那内涵丰富的一轮明月之上。李白诗中的月亮所昭示的哲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宇宙本源的思考：“晴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悠悠明月，独照千古，月亮的存在对于短暂的 人生来说，的确是一个诱人探询的千古之谜。那“停杯”二字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此问题的无限神往之情。通过这一首诗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作者那深沉如炬的目光，有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李白和他的诗能穿越时空的隧道，带着一种寂寥荒远的魅力，呈现于我们面前，达到一种哲理与诗情的完美融合。

其次是对短暂与永恒的时间哲学，历史哲学的探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亦如此。”（《把酒问月》）月出于东，而逝于西，踪迹难测，却又循环不息，而人的生命却是如此短暂，一代代的人出生而又逝去，匆匆几十年如白驹过隙。这四句话写得既有错综回环之美，又具有互文之妙，把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之意渲染得淋漓尽致。

推而广之，与月亮相比，王图霸业同样是不永久的，这就是明月所昭示的历史哲学。且看《月夜金陵怀古》：

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

绿水绝驰道，青松捶古丘。台倾鸟鹊观，宫没凤凰楼。

别殿悲清景，芳园罢乐游。一闻歌玉树，萧瑟后庭秋。

月无古今之分，更不专属于一方地域。这里诗人却偏言“金陵月”，使明月与地理结缘，给它附上了丰富的人文历史精神背景，让它做历史的见证。金陵是六朝故都，这里曾上演过一幕幕轰轰烈烈的兴亡成败的历史悲剧，曾经历过令人神往的王朝盛业，风月繁华。然而，“天文列宿”仍在，种种王图霸业，富贵享乐却已遗迹沦湮。诗人选择了典型的六朝遗迹的荒凉毁坏，写出了诗人与月共临金陵的所见所感。登临怀古，本是多才多情的中国古代诗人所共有的习惯，然而李白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玲珑剔透的诗心和大气磅礴的诗笔抓住了明月的恒在性和超越性，乘着这轮阅尽历史沧桑和王朝更迭的明月穿越历史，在历史哲学和时间哲学的层面上审视帝王事业的空幻感。

诚然，分析和探讨李白诗歌中的月亮意象对全面认识和理解诗人诗歌创作的多样化艺术风格和鲜明个性特色有着重要作用。诚如袁行霈先生指出的：“诗的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点，最能见出诗人的风格。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一个意象成功地创造出来以后，虽然可以被别的诗人沿用，但往往只在一个或几个诗人笔下才具有生命力。以至这种意象便和这一个或几个诗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诚哉斯言，若谈到咏月诗词，李白绝对是个圣手，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咏月名篇将永远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亮丽的瑰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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